
拿到2014年挂历，第一眼看

到“农历甲午年”这几个大字时，

便马上回忆起了我在七、八十年

前学生时代的两堂课。

八十年前，我在瑞安城南小

学三年级读书。当时的国语教科

书里有一篇题为《台湾糖甜津津》

的诗歌体课文。内容是这样的：

“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

痛在心！

甲午年，起纠纷，鸭绿江中浪

滚滚。

中日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

归日本。

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

在心！”

全文共三段，现在只记得这

第一段了。

八十年前学过的课文，现在

还能记得起、背得出的确实不多

了。这篇课文能在我接触到“甲

午”这两个字回忆起来，我想是因

为这篇课文太能充分表达当时中

国人民的心声了，是我对日本帝

国主义者的极端痛恨和对祖国从

此沦丧了富饶的

宝岛国土的眷恋

之情吧！

另一堂使我

至今还能牢记不忘的与“甲午战

争”有关的课，是七十年前在瑞中

高二年级上物理课“关于物理学

的量度和单位制”这一节时，教物

理的项頲老师由于讲“量度”这两

个多义多音字时，给我们讲了关

于签订马关条约时的一件轶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

被日本打败以后，清廷派出了全

权大臣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日

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

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伊藤博文

精通汉文，在条约签订以后的酒

会上，给李鸿章出了一副汉文联

对的上联，要李鸿章对出下联。

这上联是：

“入无相，出无将，不得已玉

帛相将。”

此联的意思是：“中国现在内

没有宰相，外没有大将，不得已只

能拿财物来应付了。”讽刺、挖苦、

侮辱，不一而足！在对联中嵌入两

组同形多义多音字，是很难对仗

的。李鸿章的文学功底也不错，在

如此情境下，马上对出了下联：

“天难度，地难量，这正是君

王度量。”

此下联的意思是说：“天是很

难测度的，地是很难丈量的，这样

做正是中国皇帝的度量大。”分明

是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还赔

偿了许多的白银，屈辱求和，竟打

肿脸充胖子，说什么“这正是君王

度量。”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

法罢了！

听了这个故事，使我对日本

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

侮辱中国人民的尊严的行为，更

加深了痛恨和警惕，也对这个不

知耻的卖国官僚李鸿章留下了最

坏的印象。国耻难忘，事隔七十

多年，仍能永铭脑际，记忆犹新！

壬辰年夏末，庆伟得知我在

雁荡山，连夜从瑞安赶来，说他的

散文集《向南的温度》书稿已编

妥。这件事庆伟一开始就和我聊

起过，我没太上心。印象中庆伟

一直都是在写小说的，和写小说

的庆伟交往多年，极少接触他的

散文，彼此也似乎从未谈论过散

文。虽然一个作者在写小说的同

时也写散文是常有的事，但以我

对庆伟的了解，他写散文，不会是

小说创作间隙的一种调节，他的

散文也不会只是一些应景之作。

庆伟对小说创作的痴迷和执著，

我是感触良多的，他后来很少写

小说，我没有问过是为什么，当我

注意到庆伟这部散文集中反复使

用的一个词组“向南的温度”时，

内心所产生的感觉是，现在的庆

伟已不同于以往，他用行走的方

式，对自己近年来的读写生涯做

了一次审视，而对这一过程的纪

录，庆伟选择了散文。

依据我的记忆，庆伟的行走应

该始于十二年前的那个秋天，他给

我来过一个电话，说是已决定去西

藏。这点在《别处的生活》一文中

得到了验证。庆伟说他希望与“苍

白和缺乏激情”决绝，“冲破一种困

境，以新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创造

另一个春天”。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行走的履痕除了西藏的拉萨、那

曲等地之外，还留在了诸如云南大

理、四川康定、亚丁这样一些诗画

交融的地方，“多次一个人背着行

囊去西部”，在中国版图上的“拉

萨、稻城、喀什、白哈巴、扬州等等

……用朱笔描摹上圆圈”。他是个

有别于一般驴友的背包客，他在去

往成都的火车上读德国作家伯尔

的小说，在西藏流连于民居、服饰、

神祇乃至餐具所营造的生活氛围，

用中国古代文士的精神遗存和对

传统文化的体悟描摹《水墨扬

州》。几年的行走让庆伟获得了什

么，他自己是清楚的，从《向南的温

度》中许多篇章里，读者应该也不

难感知。

我对散文的偏好，单篇在其

质地和气韵，集子则以写作者的

阅历、见识及与之相关的表述方

式如何为取舍。庆伟的散文单篇

可谓质地瓷实，气韵生动的似不

难例举，除了上文提到的《水墨扬

州》外，《拉萨谣》和《范蠡的春天》

也都具有同样的品格。这些作品

一点一滴得之所见，一字一句写

得用心，所思所感的空间自由和纵

深走向互为照应，读来顺畅、平实、

不乏意味。若以散文集而论，这部

《向南的温度》显然也是源自作者

情感与阅历的个性化叙事，以及得

之于阅读与鉴赏的艺术见地的表

达。这本散文集如同一支温度表，

它的每一篇、或者说每一类文字，

都显示着他在不同时间空间里自

我测试的结果，藉此来把握和不

断调整被他自己称作“向南的温

度”的信念。

庆伟的这部散文集呈扇面

状态的编选，收拢后就是他散文

写作的一条主干。他写亲情，写

农事，落笔沉郁；写围炉守岁，看

雪踏月，云淡风轻；但表象之下

流淌的信息，与《飞云江上有鸟

飞过》及《愤青不减当年》中的视

野和胸襟堪为一致；至于那些远

行之作，其文字指向之鲜明更是

毋需赘言。当然，行走可以是有

目的的，也可以是无目的的。庆

伟的那些远行在我看来是无目

的的，至少是没有具体目的的，

但他的另外一些行走，譬如去乌

镇、去龙泉、去平阳坑镇的东源

乡，却是有着寻访一些蜡染、制

瓷和木活字印刷等民间艺人的

具体目的；行走同时还可以是纸

面或影像的，就像庆伟收在书中

的部分阅读札记和电影随笔，尽

管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探询与

认知深浅不一，但多少透着那条

主干枝叶的韵致。

我在读庆伟这部散文书稿的

同时，也读董桥的一部散文集《旧

日红》，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的

版本。两者没有丝毫的关联，按

我的年龄和心境，应与董著中的

世事沧桑更为契合，但庆伟书稿

的“温度”却像是一旁的红泥小火

炉，引领我一路向南，重温那些我

也曾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看过

的电影，庆伟为之留下的青春履

痕，是他的“绿蚁新醅酒”，于我似

也不失为一抹旧日红，且又更多

了一份当代情怀。

要是时间也像溪涧中的那块岩石

就好了，它坚强地挺立着

经过的，都一一流去

流去的，都已消失

溪水的潺潺声

有时欢快

有时寂寥

有时附着蛙声与鸟语

唱出一片特有的歌

涧边的白蜡树也摇晃起来

同时摇晃的还有十几只野蜂

在晚风来临之前

我手里渴望有一只望远镜

透过慧眼

能窥见生活的缝隙

女儿每次考试后拿着语

文试卷回家，总发现她对阅

读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再看

所 选 文 章 ，皆 出 自 名 家 之

手。也难怪，她不会读懂那

个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用尽自

己全部爱和憎的巴金老人，

更不会读懂那个在艰苦的撒

哈拉沙漠依然幸福的女人

——三毛。

陪她做几次语文试卷上

的阅读题，读文章，各自思

索，交流两种感悟。每次，她

的感悟瞬间诞生，像一汪流

水迅速，立可见底的，浅浅的

溪水。十四岁的少女，享受

父母的呵护，成长经历还很

简单，内心是一张白纸。而

我的感悟总是不断深入，全

面，细致，颇费周折。

每次交流后，她在纸上

补充进我的思想后，并不领

情，反而一脸抗议：“妈妈，你

和我做阅读题，简直浪费我

的时间，你这样研究透彻，我

哪有时间做其他几门功课

呢？”她义正辞严，说得多了，

也细想，我参与，她夜夜得迟

睡，连累次日学习，只好悻悻

然退出。

于是又生想法，陪她阅

读，每天一篇名家散文，日积

月累，定有感悟。却不曾料

更是一件艰苦卓绝的事，单

是搬动在她心里有权威的

爹，共同说服，让她点头应承

下 来 ，就 差 点 让 我 知 难 而

退。以后，你在这头快乐地

叫：“简宁，阅读时间到！”她

在那头磨磨蹭蹭，或装作自

己没听到。三番五次地催，

才极不情愿地露脸。到跟

前，拿过书，随意翻翻，每次

挑 选 篇 幅 最 短 的 ，急 急 地

读。一读完，书往上一抛，如

释重负。转身，急急地跑，生

怕跑慢一步，被你揪住。

留下一个你，还在原地，

意犹未尽。

一天，读林海音《换洋取

灯儿》，她照例急急读完，照

例如释重负。这回，我喝住

了她，她踏出去的前脚只得

慢慢收回来。

“再读一次！”

“妈，我都记住了！”她苦

着脸转回头。

“都记住了？”

“记住了，记住了！”她鸡

啄米似的。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

题，你若回答出来，不用读，

便可以走，若回答不出，再读

五次！”

“问吧，问吧！”她抑制不

住的快乐，因为有机会可以

不用读。

“‘今天清室没有了’，是

何意？”

“就是说钞票没有了！”

我忍不住笑，她看着我，

笑什么？一脸费解。我佯装

低头看书，强忍了笑意，再

问。

“‘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

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地去

了’，又是何意？”

“这个我懂！”她一脸得

意，“就是说这个老妇人以前

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现在

没啦，穷啦！”

“ 榧 子 儿 是 什 么 东 西

呢？”

“这个么，是一种植物的

实质，砸碎了，浸在水里，流

出黏液，可以梳头用，相当于

今天的‘喷胶水’。”她忽然眼

睛一亮，盯着我，顿有所悟地

大叫，“妈，这个，你懂的！”

“换洋取灯儿的，有一个

人，命运特别的好，是谁？”

“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

亲，文章中写，说有很多人见

识了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

荣。”

“那‘洋取灯儿’是什么

意思？”

“羊肉串儿。”她头也不

抬的。

“红头儿，盒外贴着砂

纸，一擦就迸出火星的，是羊

肉串儿？”我一脸诧异。

“那是烤羊肉串了，还有

火星！”她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啼笑皆非。

“那是火柴，知道吗？火

柴！”

“妈！”她大叫，“她跟我

生活年代不同，我可没见过

火柴，那是一种什么东东？”

我便无语。

“妈，还有问题吗？”她似

乎对那“东东”还不想深究。

我说：“我对你无话可

说？你还想说什么？”

她说：“我也对你无话可

说。”忽然，她又突然想起来，

“有话可说，有话可说，妈，明

天我想再买双鞋！”

这孩子怎么不爱阅读，

说到阅读，一脸苦状，丝毫没

有体会到阅读的快乐！但虽

然勉强，也总算是读了，哪怕

囫囵，哪怕吞枣。暗自里一

丝儿庆幸，只要她肯读，只要

坚持，就有积累，总有熏染。

■彭小青

阅读的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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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青春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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